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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宇芽被家暴”“蒋劲夫
外籍女友控诉家暴”等话题再度引
发公众对于家庭暴力的关注，针对
施暴者行为的控诉成为大众的焦点
之一。施暴者为什么会施暴？有没
有可能改正？

2010年，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
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方刚成
立“白丝带终止性别暴力男性热线
(4000110391)”，致力于帮助施暴者
终止暴力行为，同时也为受害者提
供心理咨询和帮助。

热线拨打者顾伟今年35岁，离
婚已经四年，作为曾经持续 4 年的
家庭暴力施暴者，每次施暴顾伟都
会以职场压力大、家庭婆媳矛盾等
为由，选择将情绪发泄到妻子身
上。离婚至今，顾伟已经接受近十
家媒体的采访，每次他都会提及离
婚前最后那次家暴，妻子发出从未
有过的低吼，恐惧的眼神，颤抖的
身体，以及不时隐约的头痛。

法院判决离婚，顾伟猛然认识到
自己暴力行为带来的严重问题，此后
申请成为白丝带志愿者，致力于终止
家庭暴力的志愿服务活动，离婚四年
他不考虑寻求新的感情，“害怕反复，
如今的我连一只蚂蚁也不敢伤害。”

丈夫一阵拳头，一个月后
妻子起诉离婚

2014 年 5 月，顾伟收到当地法
院传票，妻子起诉离婚。就在一个
月前凌晨四点多，顾伟对妻子实施
了以往对任何人都未有过的暴力。

“我死死攥紧拳头，像铁锤一样。”
连续快速捶打一分多钟后，岳母赶
来，两岁的儿子在隔壁房间哭醒，
岳母离开，顾伟又再次实施十几秒
时间的捶打。

“此后连续两年，我手掌攥紧后
击打的地方还是会痛；宝宝妈妈
说，自己会时不时地头痛。”

引发这次家暴的原因，是前一
天白天参加一场亲戚的婚宴，“结束
后，她说我宴席上不照顾她和宝
宝，还用很蔑视的眼神看她。”凌晨
顾伟被起床上厕所的妻子不经意地
踢了一脚，他突然控制不住自己，
瞬间爆发。这是他对妻子的最后一
次施暴，却并不是第一次暴力行为。

顾伟的自述中，更早之前就曾
对母亲有过暴力行为。2003年，顾
伟步入社会开始工作，起初的一年
时间内换了六七份工作，引来母亲
的唠叨和抱怨。“她就觉得我什么都
做不好，不停地指责，我只想让她
赶紧闭嘴”，于是他把拳头挥向了母
亲的眼角，此后每年都会发生三到
四次对母亲的暴力行为。

针对打母亲一事，家里亲戚出
面，把顾伟训斥了一番。

2011 年在自己结婚的喜宴上，
就感受到了自己对妻子的变化，“不
知道为什么，从宴请完亲戚后，觉
得就可以任意使唤她了。”

没有被惩戒，就不会有停止

“家暴只有 0 次和 N 次。”许多
预防家庭暴力组织都会提及。但事
实是，第一次家暴的发生并不会马
上引起受害者的警觉。

2011年夏天，顾伟和怀孕三个
多月的妻子躺在床上看电视，妻子
提到亲戚家男人将工资卡交给媳妇
管的事情，希望顾伟也照样做。顾
伟拒绝了一句再没说话，妻子在一
旁继续叙述理由。突然，不耐烦的
顾伟一脚踹到妻子小腿上，第二天
小腿便出现了淤青。“宝宝妈妈愣住
了，什么话都没说，她终于闭嘴，
我的目的达到了，就没有再理她。”

妻子似乎没有跟任何人提过这
件事，没有要求道歉，只是第二天
对顾伟说，要是再打她就告诉父母
或找妇女主任。暴力没有因为这次
不痛不痒的警告而结束，从此开
始，持续三年时间的家庭暴力不曾
间断，最频繁时候，每个星期都会
发生。“感觉自己像魔鬼，被情绪牵
引着。”引发冲突的原因都是些琐
碎、不值一提的小事。

根据全国妇女联合会的统计数
据，我国近90%的家暴受害者为妇女，
平均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家暴，
但平均在遭受 35 次家暴后才会报
警。世卫组织在2017年的数据显示，
全球三分之一的女性遭受过身体或
性暴力，仅有不到10%的女性报过警。

改变，从一通电话开始

妻子没有报警，在分居一个月
后，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收到法院传票的那一刻，顾伟
意识到事情已不在他的掌控之内
了。他开始从网络上查找资料，“为
什么自己会对身边最亲密的人们实
施暴力。我想要寻找根源。”一次偶
然的机会，顾伟看到电视里播放名
为 《中国反家暴纪事》 的纪录片，
影片中有一部分长期忍受家暴的女
性，最终选择以暴制暴，杀死丈
夫，最终入狱。“或许，目前选择离
婚，是对我们双方都好的方式。”看
着纪录片中那些遭受家暴的女性的
真实陈述，顾伟第一次感受到她们

作为受害者时的痛苦。
通过这部纪录片，顾伟了解到

“白丝带终止男性性别暴力公益热
线”，并致电寻求帮助。“我只想让
她闭嘴。”而电话那端接听的人问：

“她是个人，没有说话的权利吗？”
顾伟哑口无言，热泪盈眶。

热线接听者提供了三个参考建
议：1.试着找到自己情绪爆发的

“临界点”；2.当想要打人的时候，
立即抽离现场环境；3.培养其他合
理的兴趣爱好。对方并没有简单指
责，把他当成“坏人”“打老婆的变
态者”，而是给予了尊重。这一点让
顾伟消除担忧，此后每周二晚上，
都会拨打白丝带热线电话，每次沟
通约一个半小时左右。

“白丝带终止性别暴力男性热线
(4000110391)”是北京林业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方刚
在 2010 年成立，到今年已近十年。
近十年间，接听来电超6000次，其
中男性咨询者占到15%左右。

因 400 电话的严格管理，目前
白丝带热线只有 5 人接听，皆为具
有专业认证的资深心理咨询师。但
基于热线电话的伦理要求，咨询师
不能留下对方的姓名、电话，更不
能回拨号码。

咨询师会根据来电者不同情况
给予指导和建议。针对受暴者，热
线会分析暴力危险度、接纳情绪体
验、评估暴力等级、提供法律知识
信息、疗愈心理创伤、制定安全计
划，为如何应对暴力提供多元选项。

针对施暴者，热线会首先赞赏
对方的求助行为，肯定求助者摆脱
暴力行为的愿望，而后帮助施暴者

“去权”，认识到法律威慑性，帮助
其分析当前暴力和婚姻状况，指导
其一步步放弃暴力。

“如今的我，连一只蚂蚁都
不敢伤害”

2015 年 9 月，法院二审判决顾
伟与妻子离婚。不久，他申请加入
到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项目中，

成为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志愿者。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项目同

样由方刚发起，2013 年在联合国人
口基金支持下进行活动。白丝带志
愿者提倡“不使用暴力，并对暴力不
保持沉默”，只要作出承诺者都可成
为志愿者，目前全国登记志愿者
4000余人。

由于只是一个项目而非社会组
织，全国各地的白丝带志愿者活动
并没有经费支持。国际上公认的最
成熟有效的帮助施暴者的方式，方
刚曾组织施暴者团体辅导小组活
动，顾伟曾经想要参加，但针对施
暴者一次完整的团辅需要至少 20
次，每周一次，这意味着顾伟要至
少20次从老家往返北京，即使时间
上能安排，路费也要近两万元。

每个志愿者都有自己的职业，
除了志愿服务工作与自己的本职工
作高度吻合，例如心理咨询师、律
师等，一般参与度高的志愿者持续
时间也就在一至两年时间。

顾伟算个例外，已经做了近四年
志愿者。平时他会在当地心理协会
的组织下，到学校、社区进行预防暴
力的宣传倡导活动；若有媒体发出采
访要求，他也会同意。“也是对自己的
一种约束和监督”。作为一名暴力习
得者，从小家庭环境的熏染，让他明
白：改心换性，并不那么简单。只有
持续地接受行为辅导与心理矫治，暴
力行为才有可能被改变。

“离婚4年多，我暂时不考虑去
找另一半。”顾伟说，担心自己没有
彻底改好，会再次给对方带来伤
害，“如今的我，连一只蚂蚁都不敢
伤害。”

如今儿子已经 8 岁，顾伟也担
心孩子曾目睹过暴力冲突场面而受
影响。他会坦诚地告诉孩子，爸爸
伤害了妈妈，妈妈为了保护自己，
选择离开，她是对的，爸爸错了。
其间，也会带孩子参加一些行为习
惯及心理成长建设的社教班，为的
是避免孩子将来产生跟自己一样的
暴力行为。

方刚介绍，家暴的重点其实在
于预防，明年他研究的性教育相关
课题将出版13本绘本，其中3本与
家暴话题相关，要从孩子便开始抓
家庭暴力的预防。

家庭暴力的情况有没有可能改
变？方刚认为，家暴的根源是权益和
控制，通过控制彰显权益，不平等的
社会性别制度是家暴根源，而解决这
一问题需要为施暴者“去权”和为受
暴者“增权”，颠覆原有权益关系。

“施暴者”不是一个标签，每个
人都有可能在明天成为施暴者。施
暴者的改变，依赖本人强烈改变的
愿望，以及专业心理辅导，两者缺
一不可。而根本解决这一问题，方
刚仍然相信有可能，“这是一个系统
而漫长的工程，或许需要几百年时
间，是我们现在这些工作者看不到
那一天的漫长工作。”

《新京报》12月9日报道

施暴者变身反家暴志愿者：

我现在连蚂蚁都不敢伤害


